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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我来到恩师武志善的坟前，虔诚地为他祈祷，默默

地为他祝福，我思绪万千。他慈祥的面容浮现在我的脑海，他铿

锵有力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耳畔，使我回忆起了童年的时光。

武老师是山西省孝义市宋家庄人，新中国成立前出走“口

外”，一直在乌兰察布市化德县北流图学校教书，一直工作到退

休。在他的辛勤培养和教育下，北流图村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人

考上了中专和大学。他为化德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武老师身材魁梧高大，脸色红润，笑容可掬，可亲可敬。他

经常穿一身合体的黑色制服，衣着相当得体。我上学时，他已经

五十开外，上课时，他有时会停下来用双手搓一会儿后背，稍微

休息再继续讲课，他从来没有因为身体不舒服耽误过一节课。

武老师对我们要求比较严格，甚至有时很苛刻。他布置背

诵作业必须放学时背会，到了放学，同学们一个一个的背诵，过

了关才可以回家吃饭，同学们害怕背不会不让回家都用心背。

武老师大多数时间还是温和幽默的，记得在教我们武字的时

候，有的同学写武字时多写了一撇，武老师说，你们还嫌我的腿

不疼，还要把我的腿打断，他的幽默让我们把“武”字正确写法

牢牢记住。那时候学校学生少，好几个年级在一起上课，我的班

级是一至四年级的混合复式班，武老师把四个年级的教学安排

得井井有条，有预习的，有写作业的，还有讲授新课的。大专毕

业后我也在北流图学校带过课，给两个年级的混合复式班上

课，两个年级让我手忙脚乱，时间总感觉不够用，我更深刻体会

到武老师带班时候的不易，对他的教学能力更加佩服。

有一年生产队给翻盖学校，我们没有停课，一边学习还一

边参加劳动，武老师和我们一起搬土坯抬椽檩，干得热火朝

天。不久学校就盖好了，教育局给我们配置了几十套新木头桌

凳，结束了学校多年来用泥桌凳上课的状况。记得生产队的马

车拉回来桌凳那天，全村的人都来帮忙搬桌凳，好像是我们全

村的喜事一样。在冬季取暖的时候，武老师就领着我们去拾柴

火捡牛粪，每次得走五六里路，期间武老师怕我们无聊会给我

们讲故事，休息的时候还做游戏，让我们感觉时间也不那么漫

长了。回的路上，他总是走到最后面，谁提不动了他就去帮忙，

不让一个人掉队。

有一次上自习，同学们都很认真学习，快到下课时，武老师

提了一大包酸枣。他说今天大家表现得很好，特意从生产队带来

酸枣让大家吃，但给我们提了一个要求：吃完酸枣得把酸枣仁交

上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酸枣是林业局下放的种子，一大包酸

枣去皮得需要几人好几天去处理，生产队领回来犯愁了，这个事

让机智的武老师知道后去生产队领回来分给我们吃，不仅剥了

酸枣种子皮，又表扬了我们上自习的好纪律，还让我们解了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村里人会编排老戏在农闲时在村

里演出，有一次看戏，我被挤在后面什么都看不见，都快急哭

了，武老师看见后就把我抱起来看，一场戏一个多小时武老师

左右胳膊轮换着一直抱到演完才放我下来，这件事让我高兴

了很长时间，现在想起来依然特别感动。

武志善老师是我启蒙老师，他的一言一行对我的影响

最大，让我受益终生，他是我永远的恩师。

恩师难忘
文/杨继禄

往事情怀 小时候一进九月，我们小孩儿便恨不

得每天能同时撕掉两张日历，让八月十五

早一点儿到来。

我们盼着过节，纯粹是为了一口吃。葡

萄西瓜苹果提浆饼酥儿皮……还有自家做

的三油三糖月饼，到时候全部可以放开肚

子吃。

计划经济时期，每到中秋，国家都要给

每人增供二两油，好让大家打月饼。我们桥

靠村是蔬菜大队，粮油也吃供应。那时粮站

供应的油都是纯正胡麻油，俗称素油，打月

饼又香又上色。

在生活都不太富裕的年月，往下打省

点儿油糖很不容易。有一年我同学家打的

月饼就因为油糖不足而瓷崩崩咬上去像吃

死面焙子。我们家呢，材料充足，工具齐全，

手艺过硬，也就保证了月饼的质量，谁吃了

都赞不绝口。还

有就是，我妈在

和月饼面的时

候，总要加几滴

我爸从厂里拿回

来的食用香精，

这就让入瓮的月

饼在回潮时，多

出一种百果的清

香。

左盼右盼，

终于有一天午饭

后，我妈把早已

准备好的白糖和胡麻油拿出来，又和大奶

奶借了杆秤，按三斤油三斤糖和十斤面的

比例，从凉房大瓮里秤白面。

得先用适量热水把糖化成糖水，把油

倒在大铁锅里烧到起烟，再晾到不烫手，再

把大盆里的白面中间扒拉出一个坑儿，把糖

水、热油都倒进去，并加入一点儿小苏打。我

妈用铲子搅拌的过程不紧不慢，很是悠闲。

等拌均匀了，撸起袖子双手开工，只一会儿

工夫，打月饼的面就光溜溜地和好了。

我妈在那块油渍渍的超级面块儿上，

像拍小孩儿屁股，很有弹性地拍两把，用锅

盖盖上，说要等面饧到了再烙。

打月饼可是个需要耐性的活儿，急不

得，也躁不得。开始烙时，我妈先均匀地下

剂子，然后一个个揉匀揉光。擀好的坯子真

像十五的月亮，圆溜溜的。等擀到刚好够烙

一饼铛时，我妈放下小巧的擀面杖，用完整

的大料荚沾上胭脂，挨个在月饼坯子正中

间，按一朵喜庆的红花，再用黄铜镊子捏压

出好看的波浪纹儿，用软毛刷刷上油，一个

一个摆放到饼铛里。每道工序都做得特认

真，仿佛她手上翻弄的不是月饼，而是一件

件待烧的上等瓷器。

整个下午，看我妈不停地给饼铛里的

月饼翻身。在热烘烘的香味里，一铛接一铛

厚墩墩让人垂涎的家做月饼，相继诞生。不

过，热月饼万万吃不得。我妈说一旦吃伤了

胃，往后就再也不能吃月饼了。

快天黑的时候，我妈把那个用锥子刻

上桂树、玉兔、花纹和一个大大的“月”字的

大“月光”小心翼翼安顿到饼铛里，打月饼

的事儿，基本就大功告成了。

最费工夫的正是这个被称为“月光”的

大团圆饼。整个晚上，它都躺在不软不硬的

余火中，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能彻底被

熟。每年我家打完月饼，我们的铸铁饼铛

和黄铜镊子，甚至连胭脂酒盅，都要被东家

西家借去一用。

打好的月饼要和亲朋好友们分享。送

月饼的工作，基本在节前的五六天内，由我

和我姐完成。那

会 儿 没 有 食 品

袋，我妈用纸把

月饼分好，每包

是双双对对的八

个，吉利又吉祥。

我 们 骑 着 自 行

车，给住在内蒙

古医院后面的姥

姥和二姑送，给

住在村里的所有

亲戚送。各路亲

戚家的兄弟姊妹

也提着月饼送来我家。我们送去和收到的，

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同一种美好与快乐。

过去我们不去供销社或糖酒门市部买

月饼，一来缺钱缺粮票，再者又是按户供

应，根本满足不了礼尚往来的需求。况且，

只有把自己亲手做出的月饼送给亲戚朋

友，才显得更有诚意。

改革开放后，有了自由市场，也有了专

门加工月饼的地方，这样，稍微懒惰或喜欢

新生事物的人家，便不再自己动手了。

进入九十年代，呼市又时兴起了加工

丰镇月饼。那时我已成家，有天回桥靠，从

西进村往东走，还没走到大队房后头，一股

浓郁的月饼味儿就扑鼻而来。原来，丰镇的

老师傅在我回娘家的必经之路、号称桥靠

新闻中心的丁字街口，用泥和砖头垒起一

个土烤炉给人们加工月饼。这以后的半个

多月里，村里终日弥散着烤月饼的香味。来

加工月饼的村里人和周边的市民，人都站

在一边儿，三个一堆五个一伙自由谈笑，那

些将要变成月饼的面和油糖，代替主人在

土烤炉旁排起浩浩荡荡的长队。此时我妈

依然坚持自己打月饼，她说只有这样才有

过节的气氛。

打月饼
文/高雁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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